
□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

毛泽东与人民文化话语权的
历史实现及其历史影响

黄 力 之

2007 年，斯洛文尼亚著名学者斯拉沃热·齐

泽克( Slavoj Zizek ) 为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

论》新版英译本( 2007，VEＲSO) 写了导言，说毛泽

东的名字“代表了对数以亿计的默默无闻的第三

世界的劳动者的政治动员，是他们的劳动创造了

看不见的历史发展的‘物质’和基础”。①齐泽克

的话，高度肯定了后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的人民

性价值，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与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纪

念的相遇，也许有着更为深层的意义。

一、共和国建国前的文化话语权问题

自 1921 年至 1949 年，以毛泽东为灵魂与核

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中国历史上最为伟大的革

命，第一次建立了由底层人民群众掌握控制的国

家政权，著名美籍学者邹谠称之为: 中国共产党

“和社会最下层的阶级———尤其是农民阶级———
建立了一种血肉相连的关系，这就等于把几千年

来在政治领域里无足轻重的阶级拉到政治领域中

来，并使之成为一种重要的力量。这是中国社会

自秦汉以来最重要的变化，它完全改变了政治运

动和政治参与的格式，并且最后导致了国民党的

失败与共产党的成功”。②

美国学者西达·斯考切波( Theda Skocpol) 也

认为，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农民

的生活变得日益艰难，其原因并不是现代经济力

量从根本上改变了农业生产关系。而是由于各地

普遍出现了政治混乱，从而引出了随之而来的经

济混乱和掠夺式的‘捐税’……有时农民能够勉

强度日，但在实在无法承受之时，就会群起暴动、
流亡逃荒，参加军队或落草为寇。20 世纪初期，

越来越多的人流离失所，怨声载道”。
“在共产党的军事和行政控制的保护伞下，

地方政治最终得以重组，使得农民拥有历史上所

缺乏的反对地主的集体力量。这种情况一旦发

生———正如 20 世纪 40 年代在中国北方所发生的

那样———农民就会暴烈地攻击残余的士绅，摧毁

其阶级和权力地位……中国共产党在 1927 年以

后的活动和 1949 年的最终胜利，就是既直接依赖

于这种起义的潜能，又依赖于将自发的农民造反

纳入既有的中国农会秩序的阻碍因素”。③

这些评价都是从政治领域着眼，挖掘出中国

革命的首要价值，但是，从社会发展的全面性而

言，革命的文化价值也不可或缺，那就是，中国人

民的文化话语权通过革命得以实现，并且产生了

长远的历史影响，直到今天。
中国固然是一个文明古国，文化悠久，但是历

来中国人的文化权利，即文化话语权是各不相同

的。总体上说，中国社会的统治者、剥削者能够利

用社会资源创造并享受文化，而劳动大众则相对

阙如，即使有，也是在较低的层面上进行。毛泽东

在 1927 年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

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

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

上掠取的血汗。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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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④1942 年

又谈到，中国的工农兵大众“由于长时期的封建

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

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

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

品”。⑤

以推翻了满清封建王朝统治的民国时期为

例。据 1930 年河北省定县的调查: 在 30642 受调

查人口中，受教育者计 4424 人，占 14%。其中男

子共计 4204 人，女子共计 220 人。在这 4424 人

中，入学年数不满 1 年者占 4%，入学 1 年者占

12%，入学 2 年者占 18%，入学 3 年者占 21%，入

学 4 年者占 18%。可见入学者皆未能在初级小

学毕业，或在初级小学毕业后即不再升学。也就

是说，总调查人口中，只有约 6% 的人超过小学文

化程度。⑥

毛泽东本人 1930 年 5 月调查了闽粤赣交界

的寻乌县，其文化教育状况是: 全县人口中，文盲

占 60% ( 注意: 农民亦占人口的 60% ) ，识字者中

识二百字以内的占 20%。以至于在县城里，地主

子弟还会在自己的名片上打上“城东小学毕业

生”字样。⑦

有学者考察，民国时期“当时大部分中等教

育学校集中在大城市中，其余的也基本分布在中

小城市，农村很少甚至几乎没有中等教育机构。
尽管农村孩子也可以到附近城市接受中等教育，

但这种人毕竟是凤毛麟角，而且这样做远不如居

住在城市者方便并需要投入时间、路费等方面的

更多成本。同时，这些数据反过来也提示，农村根

本就很少有人有财力接受中等教育，根本‘没有

必要’设置中等教育机构”。学者还依据 1998 年

台湾出版的《中华民国史社会志( 初稿) 》提供的

材料说，“华中地区在 1920 年代，拥有 30 亩地的

地主，才能供 2 个子弟就读初等小学; 拥有 50 亩

地的地主，才能供 1 个子弟就读高等小学; 拥有

200 亩地的地主，才能供 1 个子弟就读初中”。⑧

无文化话语权意味着什么呢? 马克思主义唯

物史观视野中，经济、政治、文化呈现着系统的内

在联系: 首先是，没有经济权、政治权，也就没有文

化权。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是这样表述的: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

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

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

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

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

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
那些构成统治阶级的个人，“作为思维着的人，作

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

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 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

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⑨

然后，当被统治者没有文化权时，也就在逐渐

丧失个人全面发展的机会的过程中，失却了自己

的人的能力，特别是精神活动的能力。在分工社

会的结构中，只具有体力的人，注定会成为被剥削

的弱势者，也就不可能获得经济权与政治权。
马克思、恩格斯在 1850 年发表的书评中批判

当时著名的散文家和历史学家卡莱尔时，就提到

了卡莱尔的如此观念，“到底谁该统治呢? 这个

问题经过十分详细但却非常肤浅浮夸的讨论后，

最后得出一个答案: 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

治。因此非常自然地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要统

治的人是很多很多的，但是任何时候也不能统治

得太多，因为统治就是不断地向群众阐述和解释

自然规律的意义。但是怎样发现贵人和贤人呢?

没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来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去找

寻。于是变成纯粹自然差别的历史的阶级差别又

登上了舞台。高贵的人之所以高贵，是因为他聪

明而博学。所以必须在独享教育权利的阶级即特

权阶级中去寻找这样的人; 而这些阶级本身也将

在它们当中找出这样的人，并对他们想当贵人和

贤人的要求作出决定。因此，特权阶级现在即使

不成为十足的贵人和贤人的阶级，至少也是说话

时‘吐字清晰’的阶级: 而被压迫的阶级当然是

‘哑巴，是说话吐字不清晰’的阶级，因此阶级统

治又重新得到肯定”。⑩

所谓“吐字清晰”与“哑巴，说话吐字不清晰”
之分，就是文化话语权有无之结果，谁拥有文化话

语权，谁就能“吐字清晰”，谁就具有“贵人、贤人

和智者”的资格，成为统治者; 反之亦然。在这样

的结构关系中，劳动大众必须自认倒霉。小说

《红楼梦》中，乡下人刘姥姥二进荣国府，在一群

贵族面前只能胡编些乡下的段子，吟着“老刘，老

刘，食量大似牛，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让贵族

们笑得前仰后翻。当她喝了酒，在音乐刺激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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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足蹈起来时，连自由民主派的受压迫贵族黛玉

也嘲笑道: “当日圣乐一奏，百兽率舞，如今才一

牛耳。”此一情节指认了“吐字清晰”者即文化话

语权的拥有者和统治者，而“哑巴，说话吐字不清

晰”者则因为缺乏文化话语权而只能心甘情愿地

接受和服从阶级统治。

二、毛泽东对人民文化话语权的
认识及其历史实践

中国劳动大众的文化话语权缺失状态使毛泽

东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面临如此局面: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发生于工业社会的马

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进入这个国家后，必然发生

变通，农民成为革命的重要依靠力量，毛泽东完成

了这一理论工作并成功地付诸实践。这成为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毛泽东在 1945 年

中共七大上用通俗的语言说: “人民大众最主要

的部分是农民，其次是小资产阶级，再其次才是别

的民主分子。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
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 没有中国的

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

有一切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

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 这两

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

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靠几个小资产

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分子，虽然也可以抵一下，但

是没有农民，谁来给饭吃呢? 饭没得吃，兵也没

有，就抵不过两三天。”瑏瑡

但是，中国的农民是没有文化的，“没有文化

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

敌人的”。瑏瑢当年在俄国，就是出于对劳动大众的

文化水平太低的担忧，贵族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家普列汉诺夫不赞成进行革命，他想等待无产

阶级文化水平的提高。列宁对此说了“不”。当

革命的青涩苹果欲落下来时，布尔什维克接住了

果实，然后再进行以提高文化水平为内涵的“文

化革命”。可见，欲提高革命力量的素质，必须解

决人民大众的文化话语权问题，必须创建为人民

大众所需要并为他们所运用的新文化。
如果说，这样理解尚带有功利主义色彩的话，

那就应该进一步提升到道义层次。按照马克思的

意识形态理论，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时代的

话语内容模式，必然只表达剥削阶级的利益和意

志，公开或隐晦地排斥与妖魔化劳动大众。毛泽

东 1936 年回顾他青少年时代的读书生活时，说自

己读了许多中国旧小说，有一天忽然想到，“这些

小说有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
人物都是勇士、官员或者文人学士，没有农民当主

角。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后来我就分析小

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全都颂扬武士，颂扬人民

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地的，因为他们拥有

并控制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作

的”。瑏瑣

1947 年，毛泽东又说: “旧的艺术是有缺点

的，尤其是它的内容，我看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历史本来不是帝王将相创造的，而是劳动人民创

造的，可是在旧戏中，比如孔明一出场就神气十足

压倒一切，似乎世界就是他们的，劳动人民不过是

跑龙套的。世界上本来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工人、
农民，我们住的房子，都是他们双手盖起来的，土

豪劣绅连个柱子都搬不动，可是许多的旧戏却把

劳动人民表现成小丑。”瑏瑤

毛泽东对于人民大众的利益、意志在旧文化

中的缺位，表示了道义上的愤慨。当然，这本身就

是人民没有文化话语权的必然结果，当人民无文

化资源可用时，也就无法通过文化来表达自己的

存在意志。在统治者看来，让人民与文化绝缘，便

可以有效地麻痹人民的意志，让人民继续为自己

服劳役，“跑龙套”。凡认可这一现实的人，也就

泯灭了自己内心的道义立场。
为了实现人民的文化话语权，毛泽东领导的

中国共产党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尽一切手

段去提高劳动大众的文化教育水平，一是改造现

有的“文化资源”———让它行使人民的文化话语

权。
关于提高劳动大众的文化教育水平方面。早

在 1927 年，毛泽东就欢呼“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

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试看农民一向痛恶学

校，如今却在努力办夜学”。“农民运动发展的结

果，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不久的时间

内，全省当有几万所学校在乡村中涌出来，不若知

识阶级和所谓‘教育家’者流，空唤‘普及教育’，

唤来唤去还是一句废话”。瑏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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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艰难的中央苏区时期，1934 年 1 月，毛泽

东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

委员会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报告

时，鲜明地提出了一条新的文化建设思路，这就

是:“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

于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

维埃文化。”瑏瑦

《毛泽东自述》中有美国记者斯诺的一段话:

( 长征之前) 在巩固的苏区里，群众教育取得了很

大的进展。在某些县，共产党人在三四年内达到

的人民识字程度，超过了中国任何其他农村地区

多少世纪来所取得的成绩，包括洛克菲勒支持和

晏阳初主办的花了许多钱的定县群众教育实验在

内。在共产党的模范县兴国，将近 80% 的人口都

识字了。瑏瑧

另外，《寻乌调查》称: 南半县土地斗争胜利，

每个乡苏维埃至少办了一个列宁小学校，普通是

每乡两个，特别地方( 龙图、牛斗光) 办了四个，每

校学生四五十人。学校及学生数比旧时国民学校

增多一倍。小孩子们说: “若不是土地革命我们

没有书读。”高小因无经费也没有教员( 革命知识

分子忙于参加斗争去了) ，还没有办起来。瑏瑨

中共在战争背景下对人民文化教育工作的重

视，国民政府方面亦有所认识。1934 年 11 月，国

民党军攻占中央苏区宁都县后曾进行过社会调

查，称共产党“对于教育，似更积极……遍设列宁

小学及俱乐部，尤以消灭文盲运动为更积极，每家

悬挂一识字牌，联合四五家派一识字者，担任教

授，各通衢街口，亦是悬有识字牌，其余如文化展

览室、书 报 所、夜 校、消 灭 文 盲 协 会 等，到 处 皆

是”。调 查 者 感 慨 道，此 一“办 理 精 神 足 资 仿

效”。瑏瑩

战争期间尚是如此，革命胜利后当然更不用

说了。1950 年代初，开展了全国扫除文盲的运

动，毛泽东在 1955 年的一则批示中指出:“列宁说

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

主义社会的。’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

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

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现在我国不仅

有许多到了学习年龄的儿童没有学校可进，而且

还有一大批超过学龄的少年和青年也没有学校可

进，成年人更不待说了。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

农业合作化中才能解决，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

过程中才能解决。”毛泽东赞赏高家柳沟村青年

团支部以本乡高小毕业生为教员，以合作社为单

位办记工学习班的扫盲经验，号召“一切党政机

关应当予以支持”，毛泽东甚至就教学内容和教

材作了详尽的指示。瑐瑠

1964 年，中国进行了第二次人口普查，文化

素质的调查结果显示: 15 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

已经由解放初期的 80% 下降到了 52%，1 亿多人

摘除了文盲的帽子，这既标志了有史以来中国劳

动人民的文化话语权的实现，也为中国的现代化

奠定了文化基础。
关于改造现有的“文化资源”，实质上就是让

知识分子行使人民的文化话语权的问题。
2012 年 5 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 以下简称《讲话》) 发表 70 周年。至少

在网络上发生了一件不大也不小的事，一些人对

纪念活动进行了很张扬的声讨，以至于有参与纪

念的文化名人公开忏悔自己的纪念行为。似乎，

毛泽东的这一文献被公认为历史垃圾了。其实，

《讲话》之所以这样招人烦，就在于它向知识分子

提出了文化的道义要求，用毛泽东 1945 年的话来

说，“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同样应该是‘为一般平

民所共有’，即是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

化，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瑐瑡

《讲话》是如何主张让知识分子行使人民的

文化话语权的呢? 毛泽东的基本观点是:

什么是文艺问题的中心呢? 基本上是一个为

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文艺应当

“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最广大的人民，占

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
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

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

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上面。而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

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正在这里。
有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

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要彻底地解

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但是

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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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地解决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

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

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

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

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

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

级的文艺。
实际上，所谓“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

也就是坚持“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立场，不愿

意，也不屑于用自己的笔去行使人民大众的文化

话语权，结果就是在文化中“颂扬武士”，“颂扬人

民的统治者”，“把劳动人民表现成小丑”，当然还

有自我表现。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提出这样的要求，的确触

动了知识分子的自我和个性这块奶酪，但奶酪是

神圣不可触动的吗? 并非如此。当孔子主张“克

己复礼”时，就意味着古代的圣贤已经意识到自

我改造之必要了。古代圣人眼中需要经改造而达

到的那个东西，除了传统礼教所规定的忠君思想

不可取以外，对人民大众的道义同情还是需要继

承的。以杜甫而论，无论是“穷年忧黎元”还是

“济时肯杀身”，都是这一文化表现。因而，他说

自己“生涯似众人”( 《上韦左相二十韵》) 、“老逐

众人行”( 《悲秋》) ，这样，他不能不言众人之志，

儒家的道义要求与自身的命运便相一致了，后人

称其为“诗圣”，折射出中国审美文化传统与中国

大众的生存之间的必然联系。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 1917 年在《新

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表明坚定的文学革命

立场，明确提出“三大主义”作为新文学的征战目

标，首要的主张就是“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

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平民文学”，不能说与杜

甫的“众人”化无关。
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经过社会实践

的锻炼，延安的知识分子发生了变化。何其芳反

思了自己此前的创作: “这个时代，这个国家，所

发生过的各种事情，人民，和他们的受难，觉醒，斗

争，所完成着的各种英雄主义的业绩，保留在我的

诗里为什么这样少呵。这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可歌

可泣的世界。而我的歌声在这个世界中却显得何

等的无力，何等的不和谐!”瑐瑢

1942 年 6 月 11 日，丁玲在中央研究院的大

会上，以出自内心的语言讲述了自己的收获。她

说:“回溯着过去的所有的烦闷，所有的努力，所

有的顾忌和过错，就像唐三藏站在到达天界的河

边看自己的躯壳顺水流去的感觉，一种幡然而悟，

憬然而惭的感觉。”然而，“这最多也不过是一个

正确认识的开端”，她要“牢牢拿住这钥匙一步一

步脚踏实地的走快”。瑐瑣

一种新的文化———述说人民大众的利益和意

志的文化诞生了，自延安时期开始产生了许多人

民的经典文化艺术作品，在其自觉性上远远超越

历史上的人民性文学，而其路径是毛泽东成功地

改造了旧的文化资源。
1944 年 1 月 9 日，毛泽东在延安看完新编历

史剧《逼上梁山》以后，写信给作者，表达了他对

人民文化话语权实现的异常兴奋之感: “历史是

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 ( 在一切离开人民

的旧文学旧艺术上) 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

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

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

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一贺。你们这个开端将

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

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

去!”瑐瑤

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为中国文化所做的这件

大事，已经永远铭刻在中国文化史上。

三、毛泽东人民文化话语权思想的
历史影响

毛泽东的时代渐行渐远了，世界与中国都在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只有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规

律是不会变化的。
2013 年，中国共产党启动了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6 月 18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讲话中引人注目的

提法有:“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

作路线。要使全党同志牢记并恪守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

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

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

石”;“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集中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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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

‘四风’上，‘四风’是违背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

的，是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

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瑐瑥

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可以明显看出，中

国共产党选择的群众路线，鲜明地延续了毛泽东

那一代共产党人的价值理念。正是在坚持人民本

位思想的立场上，毛泽东当年才进行了以人民文

化话语权为中心的文化构建。因此也可以说，今

天的人们意识到人民大众的利益与意志的重要，

重新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来整

顿社会风气，首先是党风，这客观上体现出毛泽东

文化话语权思想的巨大历史影响，在世情、国情、
党情发生深刻变化时，中共党内发生精神懈怠危

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

表现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这“四风”。这些年来，在所谓“知识经济”、市场

交换、承认差别、反对“民粹主义”等现实和思潮

的影响下，忽视人民大众、特别是社会拜金主义泛

滥，追逐或伪造物质风尚，炫耀“上流社会”的奢

侈豪华，败坏社会道德面貌，严重影响党和国家的

存在合法性。
种种外在原因固然可以去寻找，但根本的问

题在于人们的思想立场发生了变化，价值观由人

民大众转向自我，立场与世界观的改造成为弃之

不用的贬义词。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无可回避地提

出: 只有与人民一体化的政党才是先进的政党，只

有这样的政党才能代表人民并为人民服务; 不只

是对于共产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就是对于自诩

为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来说，转变立场、改造世界

观依然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内心。
在追求橄榄型社会、催生中产阶级的今天，为

什么还要重视劳动大众的利益与意志呢? 这是因

为，劳动大众的历史权利问题在任何时候都会浮

现出来，因为他们是社会存在的第一个前提。恩

格斯说，“自从阶级产生以来，从来没有过一个时

期社会上可以没有劳动阶级而存在的。这个阶级

的名称、社会地位改变了，农奴代替了奴隶，而他

自己又被自由工人所代替，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很

明显的，无论不从事生产的社会上层发生什么变

化，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生存”。瑐瑦当

我们看到中国城市中的所有脏活、累活都是由农

民工在干时，难道可以认为恩格斯说得不对吗?

是的，在市场竞争机制之下，弱者之弱也许与

他自己的能力有关，也许是历史的延续，但是，人

不是工具，人有思想、有情感反应，这会影响历史

格局。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其回忆录中提到了

另一个美国人韩丁( 威廉·辛顿) 写的《翻身》( 北

京出版社，1980 年) ，书中记述了山西张庄的土地

改革运动，黄仁宇说:

“书中的一些段落也让我惊觉自己的无动于

衷，这也是国民党的毛病，甚至孙中山也不例外。
问题在于，贫富严重不均时，例如在许多已开发国

家，其实并不是太严重的问题，前提是穷人的生存

不致受威胁。但如果贫富的差距就是生死之别，

即使是贫富差距不那么明显，也会构成最严重的

问题，亟需立即改革。我们国民党这边的人大可

以说: 长弓( 即张庄———引注) 的一切不是我们的

错，千百年来向来就是如此，完全是共产党小题大

做，以利他们掌权。事实上，他们持续战争行为

时，我们的国家经济被破坏，全国永远没有重建的

机会，而他们竟然还把全部责任推到我们身上!

村民不曾听过我们上述的辩白，即使有，也绝不会

同情我们。只要我们象征‘法治’，就是支持现

状，因此就是站在剥削者和压迫者的这一边。我

们所提出的现代西方生活水准，对他们毫无意义，

这里毕竟是中国的山西。‘快淹死的人有暴力倾

向，’辛顿警告。他证实‘人们提到过去，没有不

哭泣的’。”瑐瑧

黄仁宇深刻地意识到，国民党对人民大众的

利益熟视无睹，只忙于恢复自己的统治，而共产党

深知另一个道理: 人民不需要对历史进行解释，谁

“象征‘法治’，就是支持现状，因此就是站在剥削

者和压迫者的这一边”。共产党反其道而行之，

打破剥削和压迫的现存“法治”，打出“群众路线”
招牌，所到之处，推翻人民头上的剥削者和压迫

者，给人民以利益，这样，人民用自己的手推车推

出了革命的胜利。
历史上，共产党人是通过改造世界观来确立

自己的立场的，这一改造会触动内心的龌龊。如

果说，在文化中表达人民性其实古已有之，但这并

不意味着主张人民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齐泽克

就说:“西方对于默默无闻的亚洲民众一旦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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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前景的恐惧和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表

述的对女性的恐惧一样，如果他们只是抗议自己

的命运并允许我们帮助他们( 通过大规模的人道

主义援助) 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他们直接获

取权力就绝对不可以。那些总是乐于帮助贫困者

和无产者反抗的 ( 前提是，这种反抗是彬彬有礼

的) 富有同情心的自由派人士害怕的不正是这一

点吗?”瑐瑨

共产党并不停留于此，共产党确信自己与人

民是一体化的，而不是居高临下去拯救人民的，真

正的共产党人总是不断去反省并克服自己的精英

意识，这就是改造世界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

就说:“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

括实现下述的任务: 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

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

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

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

产主义时代。”瑐瑩

尽管在后来的岁月里———特别是“文革”期

间，“改造”成了一个贬义词，但毛泽东本人从未

将自己置于改造之外，他在 1942 年深度回顾了自

己的改造:

“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

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

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

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

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

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 工人农民的衣

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

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

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

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

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

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

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

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

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

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

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

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

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

都是格格不入的”。瑑瑠

同在这个时候，朱德这样一个职业军人也在

文化人面前谈起自己的思想改造，他说: 要看得起

工农兵，中国第一、世界第一，都得由工农兵群众

批准。不要怕谈“转变”思想和立场，不但会有转

变，而且是“投降”。他说，他自己就是看到共产

党能够救中国而由旧军人“投降共产党的”。共

产党、八路军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

有人引用李白“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

州”的诗句，现在的“韩荆州”是谁呢? 就是工农

兵。瑑瑡

美国记者海伦·斯诺 1937 年访问延安时就

感受到:“我了解到，共产党人能够把民众组织起

来———在物质上，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给民众，

能够给的，只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兄弟的情谊，或

者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与民众‘生死与共’。
由青少年组成的整个军队，会自愿地同民众生死

与共( 所有的红军士兵都是不领薪水的义务兵) ，

会被消灭，但是新的军队就会随之而产生。在延

安，动植物几乎不能生长，但人类却幸存了下来。
在这儿的黄土里，一种靠饥饿和危险而生存的精

神力量正在觉醒。中国的青年们起来了，反抗过

去一切可怕的弊病和无能。毛泽东的革命，自始

至终是青年运动，而它久经不衰的活力中，总是包

括着女性的热忱”。瑑瑢

斯诺 1930 年代在延安发现过一个有趣的现

象，那就是:“一个共产党人是能够说出他的青少

年时代所发生的一切的，但是一旦他成为红军的

一员以后，他就把自己抛在一边了; 如果你不重复

地问他，就不会再听到关于他自己的事情，而只听

到关于红军、苏维埃或党的故事。他们能够滔滔

不绝地谈每次战役的日期和情况，以及千百个他

们来往经过但别人从未听说过的地名; 但是这些

事件对他们之所以有意义，似乎只是因为他们作

为集体而不是作为个人在那里创造了历史，只是

因为红军到过那里，而在红军后面，存在着一种意

识形态的整个有机力量。”瑑瑣

的确，中国的革命除了改变它应该改变的东

西，如制度以外，更重要的是，革命带来了道德的

升华，成千上万的革命志士用他们与人民群众的

血肉联系，谱写了中国共产党可歌可泣的辉煌历

史。对于后来的共产党人来说，忘记过去意味着

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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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能用共产党员的标准去要求任何一个

知识分子，但是，知识分子用崇高的道义性———对

人民大众予以同情、关爱，绝对不是什么需要忏悔

的事，反之才是需要忏悔的。
即使在欧洲，由于历史的惯性，资产阶级时代

的知识分子已经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话语霸权这一

现实，他们甚至因此而害怕革命的发生，但是，内

心的道义要求会改造人的思想，有道义追求者如

托尔斯泰，他总是像哈姆雷特一样苦苦思考人性

的状态，他说自己懂得了，一个人除了为自己个人

的福利而生活外，还必定应该为别人的福利服务。
托尔斯泰在给年轻的罗曼·罗兰的信中说: “我

绝不相信，一个迫使女仆给他端尿壶的人都会真

诚地抱有基督教的、哲学的和人道的信念。”瑑瑤

由此，他甚至怀疑现有的艺术也是在维护着

社会的罪恶，“在我们四周，人们大批大批地死于

力不胜任的劳动和贫穷困苦，而我们却仅仅为了

在无聊生活中寻找花样百出的娱乐去危害别人的

劳动，剥夺他们必不可少的衣食。因此，我们圈子

里的人的良心哪怕只剩下很少的一点也是不可能

沉睡的，会使那些在劳动中受苦和死亡的弟兄为

我们提供的种种生活便利和乐趣黯然失色。更何

况每个有良心的人都会感觉到这一点，他倒乐意

忘记这一点，可是做不到，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

科学和艺术的精华，那个不辱使命的部分，经常使

我们想到我们的残酷无情和我们的非法地位。旧

的，强硬的辩词都已被推倒。新的，喧闹一时的为

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的辩词也经不住简单

而健全的理智的光照”。瑑瑥

具有这样的人民性理念的作家，他的作品具

备伟大的品格，这是必然的。而在所有对人民大

众抱不以为然态度的知识分子，或者说文艺家中，

少有人能达到托尔斯泰的境界。
人民有理由盼望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净化

党，也净化知识界和文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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